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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楚

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采取去极端化与其他

反恐措施并举、矫正极端分子与预防高危群体并重、个体去极端化与集体

去极端化相结合、政府与社会共治，以及针对不同人群制定有针对性的防

治方案等策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 至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阿尔及利亚

的去极端化行动取得显著成效，长达十年的内战宣告结束，国内环境出现

极端宗教派别温和化、温和宗教派别世俗化、社会思想多元化等趋势。 然

而，由于存在对投诚极端分子的善后工作不足、缺乏对极端分子之间人脉

网络发展的有效遏制，以及在不同宗教派别之间“拉一派、打一派”导致管

理失控等问题，加之国际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周边局势出现动荡，近年来阿

尔及利亚极端主义出现回潮之势。 针对阿尔及利亚的个案考察可以为研

究去极端化的效果并防止极端主义复发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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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９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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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措施曾倍受政界、军界和学界的称赞。 ２００２
年底，时任美国国务院北非事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访问阿尔及尔时指出，“阿
尔及利亚的反恐方法有许多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①。 还有文献将该国的去极端化

视为一种成功模式，认为该国的相关经验值得被推广到更多的中东国家。②

然而，近年来，极端行为和极端主义思想在阿尔及利亚悄然复发。 一方面，尽管

内战后该国的恐怖活动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但 ２０１１ 年以来恐袭显著反弹。 从

２０１３ 年因阿迈纳斯天然气田绑架案③到 ２０１４ 年法国游客惨遭“斩首”等引发国际恐

慌的几起袭击案件表明，该国的安全局势面临新的威胁。 另一方面，“阿拉伯晴雨

表”（Ａｒａｂ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６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四次民调

结果显示（见表 １），尽管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１ 年间越来越多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如何对待

非穆斯林的问题上变得包容，但 ２０１１ 年后这一趋势出现逆转。 该国民众思想观念的

转变，意味着极端思想在该国的群众基础在不断扩大。

表 １　 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民意调查问题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

能够接受邻居是其他宗教的信徒 ４８．３％ ６８．５％ —∗ ４８．９％

认为在穆斯林国家中，非穆斯林的政治权利不应

少于穆斯林
４７．１％ ６０．２％ ４１．３％ —

认为宗教是私人事务，宗教应当与社会和政治生

活分离
２９％ ５９．１％ ４４．３％ ３２．２％

认为议会与政府不应当按照沙里亚制定法律 ９．４％ １４．９％ １２％ —

认为宗教人士不应当影响政府决策 ３０．２％ ５９．８％ ５６．８％ ５１．４％

∗注： “—”表示在阿拉伯晴雨表的此次民调中没有提出此问题。
资料来源： Ａｒａｂ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ｏｌ ／ ，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本文探讨的极端化主要指宗教极端化，即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个人或组织将宗

教异化，打着宗教旗号从事极端活动的过程。 虽然极端化早已成为新闻热词，但关

于极端化的概念诠释，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 多数学者在研究极端化与去极端化

·４·

①

②

③

Ｋｅｉｔｈ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ｉｄ ｆｏｒ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ＢＢＣ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 ／ １ ／
ｈｉ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５６１１６３．ｓ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Ｇｅｏｆｆ Ｄ．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ＱＩＭ Ｐｌｅａｄｓ ｆｏ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３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ｃ．ｕｓｍａ．ｅｄｕ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ＣＴＣ⁃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０３２０１９．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Ｃｈｕｃｈｕ
Ｚｈａ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 ，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６６－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阿尔及利亚的极端组织“蒙面旅”攻击了阿东部伊利济省的因阿迈纳斯天然气田，
劫持大批人质。 阿军方展开 ４ 天解救行动，击毙 ３２ 名武装人员，同时也致使 ３８ 名人质丧生，包括 ３７ 名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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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极端化划分为行为上与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① 意大利政治学者多纳特拉·
德拉·波塔（Ｄｏｎａｔｅｌｌａ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与美国犯罪学专家加里·拉夫里（Ｇａｒｙ ＬａＦｒｅｅ）
等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行为上的极端化，并将其视为导致更多使用政治暴力的过程。②

在意识形态极端化的问题上，各学者意见不一。 意大利公共政策学者马里奥·费列

罗（Ｍａｒｉｏ Ｆｅｒｒｅｒｏ）将此概念等同于原教旨主义，认为极端化就是以革命方式复兴已

经衰落的力量。③

本文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极端化具有四个重要特征：一是信仰

排他化，即动辄对他人的信仰加以评判，且无法包容那些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与

自己不同的人；二是思想复古化，即认为只有严格遵守宗教经典中的教义，才能实现

宗教复兴，并反对根据新的时代背景阐释教义；三是宗教政治化，即认为宗教应当干

预政治，且主张教法高于国法；四是行为暴力化，即主张采用暴力而非和平方式达到

目的。 有学者在谈到去极端化问题时指出，“去极端化可视为极端化的逆向机制或

相反过程”④。 基于此看法，本文认为，去极端化是否定上述四个趋势的一种逆向过

程。 尽管国内外不乏关于去极端化的研究，但有关去极端化措施长期效果的评估与

极端主义回潮的分析尚显不足。 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的案例剖析，为这一问

题的研究做出贡献。 探讨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策略的制定背景、基本内容与利弊得

失，可为遭受极端主义威胁的国家提供政策启示。

一、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１９９１ 年底，阿尔及利亚举行解放后首次多党议会选举。 首轮结果显示，全国最

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Ｆｒｏ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ａｌｕｔ）获得压倒性

胜利，这引起了政界、军界人士的恐慌。 为阻止伊斯兰主义势力掌权，该国军方于次

年年初发动军事政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伊斯兰拯救阵线遭到取缔。 “伊斯兰

拯救阵线”通过“票箱革命”实现正本清源的努力失败后，“伊斯兰拯救阵线”部分成

·５·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Ｒ．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９， Ｎｏ． 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ｐｐ． ８７３ － ８９３；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 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ｔｏ ‘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ｏ ‘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１， Ｎｏ． 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７１－８０．

Ｄｏｎａｔｅｌｌａ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ＬａＦｒｅｅ， “ Ｇｕｅｓ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４－１０； Ｓｈａｎｅ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３，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１－ １７； Ｅｒｉｎ Ｊｅｎｎｅ， “Ａ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ｇ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Ｂｉｔｅ ｉｎ １９９０ｓ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４， ２００４， ｐｐ． ７２９－７５４．

Ｍａｒｉｏ Ｆｅｒｒｅｒ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Ｖｏｌ． １２２， Ｎｏ． １－２，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９９－２２０．

胡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研究》，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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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其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流派中的激进分子走上了“枪炮革命”的道路。 他

们与政府军展开了十余年的拉锯战，期间全国伤亡人数累计超过 １６ 万。①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阿尔及利亚过渡政权采取“无差别反恐”政策，对本国恐怖主

义采取“赶尽杀绝”的高压措施。 但由于恐怖组织数量众多、分散于全国各地，且大

量失业与贫困青年源源不断加入恐怖组织，血腥镇压的反恐策略成效不佳，恐怖袭

击案件不减反增。 为早日结束战祸，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今，利亚米纳·泽鲁阿

勒（Ｌｉａｍｉｎｅ Ｚéｒｏｕａｌ）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Ａｂｄｅｌａｚｉｚ Ｂｏｕｔｅｆｌｉｋａ）两位总

统执政期间对过渡政权的反恐措施做出改进，将此前以暴制暴的单一反恐策略，转
变为以去极端化措施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多层次反恐策略。 与其他国家相比，
内战后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模式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去极端化与其他反恐措施并举。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阿尔及利亚不再将军事打击作为反恐的唯一

手段，但该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使用武力来打压极端分子，以此增强极端分子放弃

暴力的“推力”。 为此，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在加强训练反恐专业部队的同时，也
通过购置先进夜视装备与航空器、雷达等设备来侦察与追踪极端分子。②

在鼓励极端分子重返社会的“拉力”方面，阿尔及利亚采取多种反恐措施综合治

理。 １９９９ 年以来，该国的柔性反恐措施主要是在民族和解的框架下开展的。 １９９９ 年

和 ２００５ 年，以“民族调解人”自居的布特弗利卡组织两次全民公投，通过了《国内和

谐法》（Ｌａ Ｃｏｎｃｏｒｄｅ Ｃｉｖｉｌｅ）与《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 （Ｃｈａｒｔ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Ｐａｉｘ ｅｔ ｌａ
Ｒé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旨在停止内战、实现袭击者与受害者的和解、防止极端主

义复发，并为此规定了主动降服的极端分子获得减免刑的特赦办法。③

除特赦政策外，去极端化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和解框架下柔性反恐措施的核心

内容。 具体来说，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主要从宗教、教育、媒体与互联网三大领域

遏制极端思想的传播途径。 在宗教领域，该国政府加强对清真寺的统一管理，革除

思想较为极端的教职人员的宗教职务。 在教育领域，该国加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舆

论引导，提高学校师生的反渗透意识。 同时，该国教育部门改革了课程内容与教学

方式，例如中小学的宗教课程由以学生记忆伊斯兰教经典内容为主，改为以学生批

判性思考宗教经典中的概念为主。④ 在媒体与互联网领域，阿国政府一手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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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ｔｏｒａ， Ａｌｇｅｒｉａ １８３０－ ２０００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１１０．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Ｇｈａｒｉｂ，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ｚａ Ｓｈａｈ⁃Ｋａｚｅｍｉ， ｅｄ．，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９９８， ｐ． ９１．

Ｊｏｈ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ｕｅｄ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２７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Ａｌｇéｒｉｅｎｎｅ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Ｎｏ． ５５，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ｏｒａｄｐ．ｄｚ，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ｌａｃｋｍａｎ， “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 Ｔｕｇ ｏｆ Ｗａｒ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Ｍ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３，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０８ ／ ０６ ／ ２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３ａｌｇｅｒｉａ．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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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境内非法宗教网络，一手组织专人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批驳极端思想观念，旨
在“使阿尔及利亚社会对（极端思想）免疫”①。

第二，矫正极端分子与预防高危群体并重。
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措施既包括对极端分子的矫正与遏制，也包括对潜在高

危群体的预防性举措，从而防止后者在前者的影响下走上极端化道路。 为遏制极端

思想在监狱的传播，阿尔及利亚将极端组织头目与协从罪犯隔离。 阿政府一方面加

强对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较小的罪犯开展思想引导，另一方面邀请思想温和的宗

教学者前往监狱引导深陷极端主义泥沼的罪犯迷途知返。②

同时，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政府注重对极端分子家属的监管、安抚与教育，避
免该群体被极端组织洗脑与拉拢。 政府首先将极端分子家属纳入去极端化教育群

体，防止其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并且鼓励家属向走上极端化道路的家庭成员传播

温和的宗教思想，发挥家庭在去极端化中的参与作用。 其次，由于在内战过程中大

量极端分子与极端主义的同情者被军队与情报部门逮捕，其中不少人下落不明，这
些失踪群体的家属对阿尔及利亚政府与军队颇为怨恨。 为消解失踪群体家属的不

满情绪，政府在加强对该群体心理辅导的同时，向他们承诺“国家将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确保失踪群体的尊严”③，并为失踪群体家属提供经济补偿。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２００５ 年阿尔及利亚每月为每个失踪家庭提供 ９２６ 美元的赔偿金④。

第三，个体去极端化与集体去极端化相结合。
现有文献大多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的去极端化过程，包括认知层面的良性转变

与行为上的“脱离接触（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⑤。 但由于某一组织放弃武力往往意味着

组织内众多个体将重返社会，因此从中观层面研究集体去极端化同样重要。 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后期起，阿尔及利亚在制定去极端化政策时，除鼓励个体脱离极端组织外，
也制定了促进各极端组织放弃暴力的策略。 由于各极端组织的内部结构截然不同，
针对各极端组织的集体去极端化措施成效迥异。 在阿尔及利亚众多极端组织中，去
极端化最成功的是“伊斯兰拯救军”（Ａｒｍéｅ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ａｌｕｔ）。 该组织头目为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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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ｄｆ ／ ＤＺ－１２１４２０１８．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ＰＳ Ｂｒｉｅｆ，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ｇｅｒｉａｎ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ｏ．ｉｎ ／ Ｍａｇｚｉｎｅ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Ｉｂｉｄ； Ｈａｍｅｄ Ｅｌ⁃Ｓａｉｄ，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ｓｒ．ｉｎｆｏ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１３２８２００５６９ＥｌＳａｉｄ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１．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Ｄｊａｍｉｌａ Ｏｕｌｄ Ｋｈｅｔｔａｂ，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Ｄｅｃａｄｅ’ Ｓｔｉｌｌ Ｗｅｉｇｈ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ｏ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ｂｌａｃｋ⁃ｄｅｃａｄｅ⁃ｗｅｉｇｈｓ⁃ｈｅａｖｉｌｙ⁃ａｌｇｅｒｉａ－１５１１０２１００５４１２０３．ｈｔｍ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胡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研究》，第 １９ 页；张帆：《试析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外籍战士”威胁

的反应》，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５２－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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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梅兹拉格（Ｍａｄａｎｉ Ｍｅｚｒａｇ），组织在内部管理与决策方面呈现自上而下与逐级

落实的特征。 由于该组织活跃于吉杰勒（ Ｊｉｊｅｌ）等阿尔及利亚东部省份，阿国政府派

驻扎在东部地区的中层军官与该组织领导层谈判。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伊斯兰拯救军”
与军队达成停战协议。 由于“伊斯兰拯救军”实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该组织约

７，０００名武装分子在梅兹拉格的领导下主动放弃暴力。①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阿尔及利亚也对“伊斯兰武装组织”（Ｇｒｏｕｐｅ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Ａｒｍé）等其他极端组织进行了集体去极端化的尝试。 与“伊斯兰拯救军”不同， “伊
斯兰武装组织”内部结构呈现自下而上的特征，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且缺乏对组织

成员的绝对控制力。 尽管该国的去极端化政策在“伊斯兰武装组织“内部引起了西

德·阿里·本哈扎尔（Ｓｉｄ Ａｌｉ Ｂｅｎｈａｄｊａｒ）等部分领导人的响应，但由于组织内部强硬

势力的阻挠，本哈扎尔不得不带领部分成员脱离组织，另外组建“伊斯兰宣教与圣战

组织”（Ｌｉｇｕｅ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Ｄａâｗａ ｅｔ ｌｅ Ｄｊｉｈａｄ），同政府开展和谈。② 即便如此，
部分武装分子的去极端化也有助于分化“伊斯兰武装组织”，从而削弱其抵抗军事打

击的能力。
第四，政府与社会共治。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工作在突出国家主导作用

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以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 首先，政府鼓

励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女权组织同保守的宗教派别抗衡。 由于内战期间许多女性遭

到极端组织的绑架与强奸，阿尔及利亚女性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③ 在此背景下，政
府扶植全国女性传播协会等女权组织谴责宗教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径，并批判宗教保

守势力的极端思想。 ２１ 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女权主义者成为支持政府修订 １９８４
年《家庭法》④、对抗宗教反对势力的关键性力量。⑤

其次，阿尔及利亚赋予温和的宗教团体合法地位，试图利用其对抗极端宗教势

力。 与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剥夺一切宗教政党的合法地位不同，泽鲁阿勒与布特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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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ｉ． ｅｄ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ｉ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 Ｓａｌｇ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ｏ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ｄｏｃｉｄ ／ ３ａｅ６ａｄ５４３ｃ．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Ｃｈｅｒｉｆａ Ｂｏｕａｔｔａ，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ＵＮＵ ／ 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２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ｄｅｒ．ｕｎｕ．ｅｄ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Ｐ１２４．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阿尔及利亚于 １９８４ 年颁布《家庭法》。 该法令较为保守，规定妇女结婚需经男性监护人同意，男性拥

有一夫多妻的权利等。 ２００４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试图修订《家庭法》，赋予女性更多权利，但法律修订草案遭到

宗教保守势力的阻碍。
Ｚａｈｉａ Ｓｍａｉｌ Ｓａｌｈｉ，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ｄ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３， ２００３， 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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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卡将“哈马斯”等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纳入政坛。 在对伊斯兰政党加以限制的前提

下，促进温和伊斯兰政党宣扬开放、包容与和平的宗教思想，并与极端思想展开辩

论。① 同时，该国政府默许崇尚冥想与禁欲的苏菲主义及强调个人修行、反对政治参

与的经文萨拉菲主义团体发展壮大。② 政府扶植苏菲主义与经文萨拉菲主义，旨在

挤压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极端宗教思潮与伊斯兰政党的生存空间。
第五，针对不同人群制定防治方案。
除从宏观层面制定整治方案外，阿尔及利亚政府也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制

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例如在女性去极端化问题上，政府对清真寺中的“训导员”
（ｍｕｒｓｈｉｄ）进行培训，要求其关注女性的思想状况与家庭情况。③ 在阿尔及利亚，清
真寺中的伊玛目均由男性宗教学者担任，“训导员”是最常见的女性教职人员。 笔者

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奥兰采访教职人员时了解到，“训导员”通过定期组织本社区

女性开展思想交流与慈善活动，增强女性穆斯林的社区融入感和归属感。 此外，该
国也制定了青年去极端化的专项措施。 例如，政府为年轻人打造了“新一代电台”
（Ｊｉｌ ＦＭ）广播频道，该频道通过制作生动有趣的节目传播温和与和平的宗教理念。④

二、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的早期成效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多管齐下的去极端化措施与刚柔并济

的反恐策略初显成效，内战烽火逐渐平息，曾经盛极一时的极端主义势力日益衰微。
具体来说，该国的去极端化工作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显著。

第一，极端宗教派别的温和化。
随着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的民族和解政策的实施，思想较为极端与保守的伊

斯兰主义组织也出现温和化趋势。 例如，曾经宣扬“以暴易暴”的“伊斯兰拯救阵线”
的骨干拉巴·克比尔（Ｒａｂａｈ Ｋｅｂｉｒ）在 １９９９ 年总统竞选前夕，一改早先抵制选举的

做法，而是设法参加到现存的政治游戏中来，试图通过合法的参政途径实现其政治

目的。 他以“伊斯兰拯救阵线”海外行政机构的名义发布公告，呼吁阿尔及利亚民众

参加投票并选塔勒卜·伊布哈伊米为总统⑤。 又如，“伊斯兰拯救阵线”中的鹰派领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ｒｅｇ Ｎｏ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ｈｅｉｋｈ Ｍａｈｆｏｕｄ Ｎａｈｎａｈ，”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ｒｍｅａ．ｏｒｇ ／ １９９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ｏｆ⁃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ｈｅｉｋｈ⁃ｍａｈｆｏｕｄ⁃ｎａｈｎａｈ．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é，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５， Ｎｏ． ５， ２００９， ｐ． ９４７；
Ａｍｅｌ Ｂｏｕｂｅｋｅｕ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ｌｇｅｒｉａ．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 ．
Ｉｂｉ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ｄｕ Ｆｒｏ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ａｌｕｔ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éｃｕｔｉｖｅ 􀅣 ｌ􀆳éｔｒａｎｇｅｒ， Ａｐｒｉｌ ６，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ｇｅｒｉａ⁃ｗａｔｃｈ．ｏｒｇ ／ ｆ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ｒｅｓｉｄ ／ ｐｒｅｓｉｄ９９０．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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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阿里·贝勒哈吉（Ａｌｉ Ｂｅｌｈａｄｊ），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发生转变。 １９９９ 年，贝
勒哈吉发表声明，支持布特弗里卡在民族和解方面做出的努力①。

同时，阿尔及利亚在不放弃军事打击的基础上实行和平谈判、思想教育等去极

端化措施，以及经济援助与特赦等其他柔性反恐措施，这不仅成功促使“伊斯兰拯救

军”缴械投降，而且导致大量其他极端组织的成员脱离组织和主动投诚。 截至 ２１ 世

纪初，该国约 １ 万名极端分子自动放弃暴力，与原组织脱离关系②。
由于人员流失严重、招募新兵困难，“伊斯兰武装组织”等极端组织的作战能力

急剧下降，在国家人民军、反恐专业部队与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日益衰弱，逐渐放

弃了抵抗策略。 ２００５ 年阿尔及利亚内政部工作报告显示，“伊斯兰武装组织”在阿尔

及利亚中西部和首都阿尔及尔周边地区的诸多分支机构已被完全荡平。 该组织在

阿尔及利亚境内仅存有两个据点，分别位于提塞姆西勒特（Ｔｉｓｓｅｍｓｉｌｔ）和谢里夫

（Ｃｈｌｅｆ）省交界处及什里阿⁃塔拉阿沙（Ｃｈｒéａ⁃Ｔａｌａ Ａｃｈａ）的周边地带，各有约 ３０ 名武

装分子，并处于游勇散兵的状态③。 至此，“伊斯兰武装组织”已无法对阿尔及利亚的

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 至于“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其
发动袭击的地理分布从人口密集的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缩小至东北地带④。 据该国

情报部门估计，２００６ 年，该国境内的恐怖分子仅有 ３００ 人至 ５００ 人 ⑤。
第二，温和宗教派别的世俗化。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由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舆论引导及世俗政党与非

政府组织对宗教势力的连番挑战，温和的伊斯兰政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呈现出世

俗化趋势。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淡化宗教色彩。 １９９７ 年，“伊斯兰社会运动”更名为“争取和平社会运动”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ｐｏｕｒ ｌａ Ｐａｉｘ），并将政党的口号由“伊斯兰是出路”改为“和
平是出路”⑥，试图在政党的外部特征上消除宗教痕迹。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民族改

革运动”也竭力弥合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的裂痕。 该党宣称：“‘伊斯兰主义’的说

法是欧洲人无知的表现，在他们眼中，似乎只有世俗政党才是民主的，而所谓的宗教

政党则需要民主化。 我们有权拒绝这种舶来的观点。 （事实上，）伊斯兰的政治思想

并未造成世俗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鸿沟。”⑦另外，近年来温和的伊斯兰政党逐渐放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ｒｉａｍ Ｒ． Ｌｏｗｉ， Ｏｉ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３６．

Ａｕｄｒａ Ｇｒａｎｔ，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２００５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３， Ｎｏ． ２２，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ｔｈｅ⁃ａｌｇｅｒｉａｎ－２００５⁃ａｍｎｅｓｔｙ⁃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ｏ⁃ｐｅａｃｅ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Ｒｅｄａ Ｂｅｋｋａｔ， “Ｄéｍａｎｔèｌｅｍｅｎｔ ｄｕ ＧＩＡ，”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０５．
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２ 页。
Ａ． Ｂｅｎｃｈａｂａｎｅ， “Ｑｕｅｌ Ｅｓｔ ｌｅ Ｖéｒｉｔａｂｌｅ Ｎｏｍｂｒｅ ｄ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ｓ？，”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２００６．
Ｍ．Ａ．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ａｌｉ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ｐ． １６９．
Ｉｂｉｄ．， ｐ．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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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对于组织成员的限制，不再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为伊斯兰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也

欢迎世俗主义者的加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正义与发展阵线”（Ｆｒｏｎｔ ｄｅ ｌ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ｔ ｄｕ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主席阿卜杜拉·贾巴拉（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Ｄｊａｂａｌｌａｈ）表示：“‘正义与发展阵

线’欢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加入。”①

其二，缩小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主制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这主要体现在对乌玛

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的全新阐释上。 根据传统伊斯兰教的理论，乌玛是凝聚穆

斯林的宗教政治共同体，伊斯兰教法则是乌玛中规范穆斯林行为的法律章程。 受

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温和的伊斯兰政党起初并不接受否定宗教的世俗民族国家

的概念，同时排斥现代立法，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法才是国家立法之源。 近年来，在
与世俗政党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成员认识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为保持政党的生命力，他们开始寻找伊斯兰教与世俗民主制的契合点。 首先，温
和伊斯兰政党逐渐接受民族国家的理念，趋于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阿尔及利亚

而非全体穆斯林的乌玛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其次，“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主席

博格拉·苏尔塔尼（Ｂｏｕｇｕｅｒｒａ Ｓｏｌｔａｎｉ）等温和伊斯兰政党的领袖公开承认现代立

法，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中不合理的内容也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进行

删改。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在宰拉勒召开关于人类发展的学术会

议，主席布杰哈·苏尔塔尼指出，阿尔及利亚未来的宪法应该赋予公民更大的自由、
更多的政治参与途径，且新的宪法必须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分割与制衡有更

明确的规定③。 同年年底，苏尔塔尼又表示：“‘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倡导人们参与到

国家建设中，将阿尔及利亚建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以创新自由为基础的国家……
该组织永恒的信条是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和民族主义”④。 ２０１１ 年，贾巴拉组建

“正义与发展阵线”时在演说中声明：“我们不会对其他政党构成威胁，也不会对阿尔

及利亚人民和现存制度构成威胁。”⑤

第三，社会思想的多元化。
由于阿尔及利亚采取政府与社会共治的去极端化策略，鼓励不同政党与非政府

组织所代表的世俗思潮与宗教思潮相互竞争与辩论，并促使宗教温和派别牵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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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ｈｄｉ Ｂｓｉｋｒｉ， “‘ ｌｌ Ｎ􀆳ｙ Ａ Ｐａｓ ｄ􀆳Éｌéｍｅｎｔｓ ｄｕ ＦＩＳ ｄａｎｓ Ｌｅ ＦＪＤ，’ Ｓｏｕｌｉｇｎｅ Ｄｈａｂａｌｌａｈ，”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７，２０１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ｒｉｅｓｓｅ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５７－１６３．

Ｒａｂａｈ Ｂｅｌｄｊｅｍａ， “Ｒé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Ｌｏｉ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ｌｗａｔａｎ．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 ４３７５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Ｍａｍｍｅｒｉ Ａｂｄｅｌｋｒｉｍ ａｎｄ Ｙａｃｉｎｅ Ａｌｉｍ， “Ｂｏｕｇｕｅｒｒａ Ｓｏｌｔａｎｉ 􀅣 ｌ􀆳Ｏｕｅｓｔ ｄｕ Ｐａｙｓ，”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ｌｗａｔａｎ．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 ５６３６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Ｍａｄｊｉｄ Ｍａｋｅｄｈｉ， “Ｕｎ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Ｐａｒｔｉ ｐｏｕｒ Ｄｊａｂａｌｌａｈ，”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ｌｗａｔａｎ．
ｃｏｍ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 ／ ｕｎ⁃ｎｏｕｖｅａｕ⁃ｐａｒｔｉ⁃ｐｏｕｒ⁃ｄｊａｂａｌｌａｈ－３１－０７－２０１１－１３４５２０＿１０９．ｐｈ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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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派别，２１ 世纪初该国出现社会思想多元化的趋势。 包括左翼主义、自由主义和

女性主义在内的多种世俗思潮，以及苏菲主义、经文萨拉菲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等诸

多温和宗教思想，开始在阿尔及利亚思想文化领域兴起。
多种思潮并存不悖与百花齐放带来两个结果。 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民众对于

与自身意识形态不同者的包容性大为增强。 另一方面，由于强调个人修行的苏菲

主义与经文萨拉菲主义日益兴起，加之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倾向加强，越来越多

的阿尔及利亚人将宗教信仰视为个人事务，认为宗教不应介入公共领域与政治生

活，这两种趋势都在“阿拉伯晴雨表” ２００７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的民调中有着显著反映

（见表 １）。

三、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的困境与极端主义的回潮

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实践曾取得显著成效，并使该国走出内战风暴。 但 ２０１１
年以来该国的极端主义出现卷土重来之势，原本式微的极端主义思想与行动出现回

潮。 其原因既有近年来周边恐怖主义的外溢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去极端化

与其他反恐工作的疏漏，以及该国宗教环境与安全环境的双重恶化有关。
第一，周边恐怖主义泛滥的外溢效应。
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始发地，北非地区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出现政治震荡。 突尼斯、

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因强人政权垮台，国内出现政治真空。 在多种政治势力为

角逐权力展开激战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为极端主

义与恐怖主义的蔓延与外溢提供了沃土。 由于周边国家控制力的下降，极端思想的

跨国传播与武器的跨境流动日益猖獗。 近年来，靠近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的卡塞林

（Ｋａｓｓｅｒｉｎｅ）与舍阿奈比山（Ｄｊｅｂｅｌ Ｃｈａｍｂｉ）已经成为突尼斯极端分子盘踞的重要据

点，不少极端分子跨过边境线进入阿尔及利亚。① 此外，诸多家庭在阿尔及利亚边境

地带跨境而居，在利比亚与突尼斯等地受到极端组织影响的家庭成员极易将境外极

端组织的宣传材料与武器装备带给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家庭成员，并进一步传播至阿

尔及利亚其他家庭。② 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突尼斯等国的边境线漫长，尚未形成保

障边境安全的有效机制，因而饱受周边极端主义外溢的影响。
此外，２０１３ 年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更

名为“伊斯兰国”），并不断攻城略地与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在西亚北非地区掀起新

·２１·

①

②

Ｑｕｅｒｉｎｅ Ｈａｎｌ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０９，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１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ｃ１．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 ／
５６９８４５１ｂ１ａ５２０３ａａ７ｄ４３６ｅ１７ ／ ｔ ／ ５６９８５８１ｄａ２ｂａｂ８３７８ｃ７８ｃｅ９７ ／ １４５２８２４６０８５４４ ／ ＰＷ１０９⁃Ｂｏｒｄ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
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Ｍａｇｈｒｅｂ＿Ｌｏｗ＋Ｒｅｓ．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Ｉｂｉｄ．， 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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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浪潮。 阿尔及利亚的东北邻国突尼斯是“伊斯兰国”组织

的头号兵源国，东南邻国利比亚则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最重

要的据点之一。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及其对北非地区的渗透，加剧了极端主义对

阿尔及利亚的外溢效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利比亚极端分子的影响下，阿尔及利亚出

现了效忠于“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哈里发军”。 近年来，在伊叙战场失利的“伊斯

兰国”组织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转移到利比亚，加剧了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反

极端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压力。①

第二，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政策的不足。
首先，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因急于结束内战，将去极端

化的工作重心放在通过特赦、思想教育和承诺经济安抚等手段劝诱极端分子放弃暴

力上，但对于投诚与获释极端分子的监管与善后工作存在较大不足。 由于该国主要

通过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为重返社会的极端分子提供经济援助，而缺乏职业

技能培训，且没有在社会上建立起针对这一群体的反歧视机制，仅有少数极端分子

在放弃暴力后通过经商成为小企业主，多数经商失败的极端分子由于缺乏一技之长

或者遭遇歧视等原因无法谋生。② 同时，该国的去极端化教育活动强调针对高危群

体的预防与针对极端分子的矫治，但忽略了对重返社会的极端分子的思想复查，为
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的复发埋下了隐患。

其次，由于阿尔及利亚在短时期内特赦的极端分子人数众多，且未能建立起针

对被特赦极端分子的信息跟踪机制，原有极端组织成员之间的人脉网络并未得到有

效遏制，许多极端分子在重返社会后处于失控状态。 鉴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内战中极

端组织的残暴行径对阿尔及利亚民众造成的集体伤痕，回归社会的极端分子即便能

够自谋生路，也很难得到社区民众的接纳。 因此，不少极端分子在放弃暴力后难以

获得新的情感依靠，仍与其他极端分子交往甚密。 同时，尽管阿尔及利亚的集体去

极端化工作进展顺利，但“伊斯兰拯救军”等组织中大量极端分子在重返社会后仍保

持对旧主的忠诚度。 据《祖国报》报道，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夏天，前“伊斯兰拯救军”
头目梅兹拉格在穆斯塔加奈姆（Ｍｏｓｔａｇａｎｅｍ）、吉杰勒（ Ｊｉｊｅｌ）的密林中集结旧部、组
织训练③，似有重组恐怖组织的趋势，引起该国各界人士的担忧。

最后，从长期来看，阿尔及利亚扶植经文萨拉菲主义对抗其他宗教派别的做法只

能起到饮鸩止渴的效果。 虽然经文萨拉菲主义的思想主张相对温和，但本质上经文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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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ａｒｉｏ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ｉ，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３， ｐｐ． ７－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ｗ⁃ｃｓ． ｎｅｔ ／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ｒｏｌｅ⁃ｌｉｂｙａ⁃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 ，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
Ａｌｉ Ｃｈｅｒａｒａｋ， “Ｌａ Ｒé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 Ｌａ Ｌｕｔｔｅ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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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主义也属于萨拉菲主义，认为穆斯林应当信奉未经改革的原初教义。① 不少经文

萨拉菲主义团体宣扬的思想具有复古与排外的特征。 例如，该国著名经文萨拉菲主

义学者谢赫阿里·费尔古斯（Ｓｈｅｉｋｈ Ａｌｉ Ｆｅｒｋｏｕｓ）以柏柏尔人的新年与伊斯兰教无关

为借口公开呼吁取消该法定假日。② 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利于包容性思想的传播。
尽管经文萨拉菲主义的崛起既挤压了具有暴力倾向的圣战萨拉菲主义在阿尔

及利亚的生存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但目前经文萨拉菲

主义不断扩张，且大有失控之势，或将对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进程形成逆向效应。
第三，阿尔及利亚宗教氛围的保守化。
近年来，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氛围趋于保守化（见表 １）。 这既是经文萨拉菲主义

兴起及周边恐怖主义外溢的表现，也与伊斯兰政党的民间宣教密切相关。 由于该国

政府通过限制与分化等手段削弱伊斯兰政党③，伊斯兰政党近年来的战略目标逐渐

由通过选举动员争取政治地位，转向通过民间宣教扩大社会影响。 例如，近期“争取

和平社会运动”建立“太阳（Ｃｈｅｍｓ）”等社团组织向阿尔及利亚青年传播保守的价值

观。 同时，该党当前已经控制了全国将近 ５％的清真寺。④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阿尔及利亚社会出现宗教回潮，不少原本对宗教了解甚

少的年轻人加入保守的宗教团体，主张奉行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 时下阿尔及利亚

的宗教环境为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第四，阿尔及利亚安全环境的恶化。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阿尔及利亚的原油出口收入急

剧下降。 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 ２，１３８ 亿美元骤降至 １，６０１
亿美元。⑤ 在经济萎缩和财政拮据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削减日用品与能源补贴。
然而，由于上述措施加剧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加上政府的改革缓慢，该国频发反政府

游行，并最终于 ２０１９ 年升级成“阿尔及利亚之春”。 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及警察与

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致使该国政局持续动荡，安全形势急转直下。
不仅如此，财政拮据还将阿尔及利亚政府置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面对政局不

稳等困境，该国需要增加维稳与治理投入，缓解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石油收入

锐减，该国已无力维持原本高昂的军警开支。 从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该国的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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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ｍｅｌ Ｂｏｕｂｅｋｅｕ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ｐ． ３．
Ｖｉｓｈ Ｓａｋｔｈｉｖｅｌ，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ｐｒｉ．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ｃｔ ／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Ｃｈｕｃｈｕ Ｚｈａ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８９－１９１．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ｒ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Ｆａｎａｋ，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ｎａｃｋ．

ｃｏｍ ／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ｅ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ｌｇｅｒｉａ⁃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ｒ⁃ｉｎ⁃ｄｅｃｌｉｎｅ ／ ， 登 录 时 间：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ＧＤＰ，”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ｍ ／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ｇｄ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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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１０６．３７ 亿美元降至 ９４．５９ 亿美元。① 鉴于有限的军警力量疲于应对反政府活动，
该国的去极端化工作出现松懈，致使恐怖活动的真空地带有所增加。

四、 结　 语

本文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的措施与效果。 尽管该国

的去极端化行动曾取得显著成效，但近年来该国的极端主义出现回潮之势。 通过对

该国去极端化措施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其一，经文萨拉菲主义的蔓延与失控表明，尽管“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在短期

内有利于遏制某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宗教势力，但长期看来具有一定风险。 政府

在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对抗极端主义的同时，也须对各种非政府组织加以甄别，建立

完善的监督与调查机制，并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过程中保持政府的主导地位。
其二，由于放弃暴力之初的极端分子在思想上极不稳定，政府主导的去极端化

工作在注重预防高危群体与矫治极端分子的同时，不应忽略对已经“去极端化”群体

的善后工作。 为防止该群体重返旧路，去极端化工作者既要继续关注其思想变化，
也要了解其再社会化时面临的困难，帮助其早日在思想和生活上融入社会。

其三，政府在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中应当看到，集体去极端化是一把双刃剑。 尽

管说服极端组织领袖带领组织成员投诚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有利于在短时间内

实现大规模去极端化的目标，但鉴于集体去极端化的成功有赖于极端组织领袖对组

织成员的控制力，此类领袖很可能在组织集体放弃暴力后依然保持对组织成员的影

响力。 为防止集体去极端化的组织在前头目的带领下死灰复燃，政府有必要加大力

度监管集体放弃暴力的极端组织成员，减少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且在针对组

织成员开展思想再教育与心理疏导时，降低其对原先组织与头目的情感依赖。
其四，近年来周边国家极端主义外溢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表明，仅仅在国家内

部加强预防与矫治并不足以消除本土的极端主义。 若要严防极端主义的回潮，该国

需要根据边境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边境去极端化治理方案，并密切关注周边政治环

境与安全形势，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情报共享与去极端化合作机制。
总之，阿尔及利亚的案例表明，去极端化是一项长期事业，即便在短期内取得成

效，也需要不断巩固去极端化成果。 ２０１９ 年，该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政

权更迭，目前处于脆弱的政治转型期与动荡期，或将为极端主义的抬头创造机会。
如何在和平过渡的同时控制极端主义回潮，是当前阿尔及利亚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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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ｍ ／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